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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00，，晨练者出现了；； 33∶∶0055，，阿姨下夜班来健身；； 44∶∶0000，，爷叔还在下象棋…………

在深夜的公园里，，我们碰到一群 ““夜游神””

制图 / 潘文健

10月 28 日深夜，当
朋友圈里一半年轻人似

乎都在市中心欢度万圣

节时，我们避开了人群、
步履匆匆往杨浦赶。 当
时， 头脑里的问题有且
仅有一个： 究竟谁会在
深夜泡公园？

10 月 23 日起 ，杨
浦公园和黄兴公园率先

实行了 24 小时全天对
外开放制度。 在公园全
天开放后的第一个周末

晚上， 问题的答案在穿
梭于杨浦公园和黄兴公

园的 6 个多小时中变得
渐渐清晰。

深夜的公园里 ，我
们先后遇到了投资失败

赔掉两套房产、 但还在
腰间系一根爱马仕皮带

维持着最后尊严的朱爷

叔； 用飞快的语速在不
到一个小时里讲完自己

一生荣耀得失的炒股大

户曹爷叔；24 岁创业失
败后改行当保安的动物

爱好者小秦； 每天 0 点
30 分准时背着猫包出
现、 寻找自己走失猫咪
的微笑男青年； 因为不
想和其他人抢占地盘所

以凌晨 1 点半来公园快
走的蔡阿姨和杨阿姨；
每天下了夜班坚持来强

身健体的朱阿姨； 凌晨
4 点仍毫无倦意、 像雕
塑一般纹丝不动的两个

下象棋爷叔……
公园好像一个巨大

的舞台，人物连番登场。
籍着夜色的保护， 他们
放下了警惕和伪装，急
切地向我们———生命中

不折不扣的陌生人袒露

灵魂。
相比和大大小小的

南瓜合影的万圣节人

群， 我们在公园度过的
这个夜晚显得更加奇

幻。 如果公园没有实行
24 小时开放，这些人就
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那
么， 他们又会在什么地
方， 向什么人讲述自己
的得意和忧患？

凌晨 4 点， 早起的阿姨爷叔们陆陆续
续都开始入园了。

从前， 当他们来得早而公园又没开门
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趁保安不注意翻墙入
内。有时候保安发现了上前进行劝阻，还会
遭到一通抢白。

“他们也没办法，很多都是和子女住。”
小秦能理解他们的做法，“老年人醒得早，
在家里容易影响小孩。只好出来，出来去哪
里？ 那就是公园。 ”

因此，早先听说公园即将迎来 24 小时
开放时， 大彭和小秦不约而同说出了一样
的话：“那些老人终于不用翻墙了。 ”

[后记]

文/晨报记者 沈坤 牛强

图/晨报记者 沈坤 牛强 陈征

21:40
公园里有了“午夜新闻档”

一身粉灰色的小西服，一条锃亮的爱马仕皮
带，67岁的朱爷叔，在杨浦公园里一众的上海爷叔
里显得格外醒目。
每天，朱爷叔都会这样打扮精致地出现在公园

里，和一群陌生人聊天。在杨浦公园里，有个自发形
成的“国际新闻栏目”，大家彼此之间不会打探个
人隐私，而是围绕一个新闻话题各抒己见。
如今，杨浦公园 24小时开放后，朱爷叔也终于

迎来了自己的“午夜新闻档”。再也没有时长的限
制，想聊到多晚都可以。只要远远地听到某大佬的
名字，下一秒他就能凑到你的耳边侃侃而谈，激动
程度完全不亚于某卫视的资深评论员。
当我们夸赞朱爷叔皮肤保养得好，忍不住想要

取经的时候，刚刚还神采奕奕的他眼神中突然有点
落寞，“别人都以为我的老年生活过得挺滋润，其
实我很辛苦的。我现在都是租房子住的，内环两套
价值上千万的房子都拿来还债了。”
朱爷叔年轻时候是搞艺术的，绘画、摄影都很

厉害，后来下海做过婚庆生意，赚到了人生的第一
桶金。然而，命运多舛，后来他遭遇投资失败，欠下
了不少外债。
“法院判下来了，就是诈骗，我现在就等着他

们公司还钱。”话音刚落，朱爷叔听到远处几位爷
叔聊到了拜登，便和我们挥挥手，转头凑了上去。

22:00
用 2万元在股市

攒到第一桶金的“曹大”
曹爷叔下完或者看完象棋从公园里慢悠悠踱

了出来，手指指里面，还有人在下。问他天色这么暗
还怎么下？他说，观鱼亭里灯光老亮的。
他和旁边的遛狗爷叔们熟络地打着招呼，大家

都是一辈子住在附近的老杨浦人。“杨浦公园
1957 年开始建的，我也是 1957 年生的。”爷叔在
长白、延吉一带住了 67年，最早的时候公园门票 3
分钱一张，每逢六一儿童节，周围学生最喜欢来公
园。是的，当时杨浦公园里是有动物园的。
讲到狮子老虎，已经迈出公园大门的曹爷叔又

开始“扎劲”了，于是不由分说地带着我们去逛公
园。凭着几盏微弱的路灯光辨别方向，他指给我们
看留在自己最深刻的记忆里的、那些如今早已不复
存在的动物们。

“这里过去有猴山，还有老鹰、狮子和老虎。这
边的大草坪后面以前是孔雀住的地方，我们拿红领
巾朝它们甩，它们就开了屏要和你比呀，老好看的
哦！动物园里最多的时候有过三只大老虎，老虎老
坏的。看到我们走过去，故意屁股一撅，拿尿滋你
们。还看猴子打架，小猴子犯了错，被一群猴子追着
打……”60年前的事情，至今讲来如数家珍。
爷叔少年时代赶上动荡岁月，只读了技校。但

他在技校里成绩出类拔萃，是班上的学习委员。
1977 年底，他面临毕业就业。班主任找他谈了三
次，想让他去刚确定开发的上海宝山钢铁总厂。
“我死也不肯去，哪知道后来会这么好……”

但是爷叔话锋很快一转，说自己混得也不错。1990
年，上海股票市场刚开始交易那阵，他用 2 万元本
金开始炒。到了 1993年，已经赚到第一桶金 50万
元。很快就进了大户室，编号A3001。
在杨浦公园这一带，大家都管爷叔叫“曹大”，

就是“曹大户”的意思，可见他股票炒得好是有名
的。但曹爷叔自觉是个文化人，他更喜欢拿自己读
过复旦大学的经历来扎台型。这个晚上，他先向我
们炫耀的是自己技校毕业后通过脱产学习，读完专
升本的经历，后来才开始聊炒股。
但是熟悉曹爷叔的人都知道，他最大的骄傲还

是自己的独养女儿。“我女儿也是复旦大学毕业，”
爷叔说，“她在德勤上班！德勤晓得哇？四大之一！”
他带我们走到观鱼亭，和里面两个正下着象棋

的爷叔打声招呼。“之前 9点就要走了，现在可以
一直下，下到几点是几点。”看上去正占上手的爷
叔稍微侧过一点脸、眼睛不离棋盘地对我们说，
“反正公园又不关门，下棋又不吵又不闹，也不影
响居民。白天也没事做，可以像死猪一样睡觉。”

22:50
保安大彭说：干一行就要爱一行

和热情的曹爷叔作别，我们来到辽源东路上的
2号门。守门的保安是一名来自河南的退役军人，姓
彭，我们叫他大彭。去年 10月,他来到上海，找了现
在的保安工作。杨浦公园的保安里，还有好几个像
他一样的退役军人。
大彭告诉我们，其实很多人到现在还不知道公

园已经 24 小时开放了。“今天都已经 28号了，每
天还有很多人经过了在问。”
因为还处于初始阶段，负责守门的保安有一个

重要任务就是按小时进行入园人数统计。尤其晚 9
点以后的入园人数，因为原先是 9点关门。这个周
末的晚上，大彭统计在晚 9点到晚 10点这一个小
时内从 2号门入园的人数有十几个。“有单个的，
有一对对的，年轻的和年老的都有，但多数还是 50
岁以上的。”
自从公园 10月 23日开始全天开放以来，保安

们的工作时间有了调整，分为白班和晚班。白班从
早上 6点到傍晚 6点；晚班从晚 6点到早 6点。对
他们而言，工作的压力其实是变大了，因为之前 9
点闭园以后是无需值夜班的。
他说，上级对夜间执勤的工作人员要求是不能

睡觉，趴在门卫室眯一会儿也不行，因为担心会给
经过的游客留下不好的印象。
此时园门外有骑车的人经过停下来，看到开着

的门往里张了两眼问：“24 小时的呀？”大彭耐心
回他：“24小时，23号已经开始了。”类似的问答，

他一个晚上要重复多次。
我们问骑车人会不会以后夜里过来，他想了

想，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24小时对游客来说肯
定更自由和方便，但对管理方来说，应该会有不少
压力。”

大彭在边上点头，“今天来了一家三口，听说
24小时开放以后就说了一句话：‘那以后那些乱七
八糟的人都要来了’。”
各种可能的情况也在园方的考量中。目前来

看，公园里摄像头不少，但不可避免的，总会有监控
死角。除了监控室 24小时都有人值守外，晚班时间
段还有专人每隔一小时巡逻一次。
现阶段并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入内，保安们主要

担心的是流浪汉或者喝了酒的人到长椅上一躺就
睡过去了。由于天气渐冷，容易发生意外。“我们平
时看到有人躺卧会上前劝阻，有一次看到一个老人
躺在椅子上，我们及时去提醒他。结果没反应，赶紧
打 120。120 来了以后说：‘你们打得太及时了，要
再晚一点就完了’。”
我们问大彭，工作负荷加大，工资有没有涨。他

摇摇头，“涨不涨的……你干哪行还不得爱哪行
呀，否则你心虚不虚呀？”
他给我们展示保安在晚上执勤时必须配备的

设备，包括：一个肩闪，一副袖章，一件荧光背心和
一个手电筒。

23:20
他说，保安中胆大的
都来值晚班了

在筹备 24小时开放的那段时期，黄兴公园内
还组织了多场有针对性的保安培训，大彭他们都去
了。还有实地演练，有人模拟溺水者。杨浦公园 24
岁的保安小秦自告奋勇，模拟施救者，跳进水里
“救人”。

我们决定去公园里偶遇当晚正在巡逻的小秦，
已经走出去几步，又被大彭从背后叫住，递过来一
个手电筒：“拿着这个，园里有些地方暗。”
发现小秦前，我们先看到了他的肩闪在十几米

开外发出的光亮。他已经在晚间巡逻过多次了，除
了遇到过几个喝了酒在躺椅上睡觉的人及时上前
劝阻之外，并没有发现其他状况。
小秦提出陪我们在公园里逛逛，杨浦公园的面

积不算大，但一个人在大半夜走上一圈还是有些瘆

得慌。问他一个人巡逻的时候怕不怕，他笑笑对
我们来了一句：“我怕不怕？这么说吧，我奶奶
在湖北老家是神婆。”
话题在此时突然发生了一个奇异的转折，

他随后颇有些哀怨地告诉我们，作为神婆的后
代，自己小时候几乎没有朋友。因为当地有种迷
信的说法，认为像他那样的人一定也有阴阳眼。
因此没有小孩愿意和自己玩，即使有也会被他
们的父母阻止。
当然，他本人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否则很可

能无法承担这样一份工作。他说，保安中胆大的
都来值晚班了。
在杨浦公园里，深夜巡逻比较容易神经紧

张的时刻是经过湖边的时候。因为某种在深夜
出没的鸟类会发出乌鸦般的凄厉叫声，而飞动
的时候又会带出树叶的沙沙声，乍听到确实让
人心里犯怵。
小秦觉得夜间巡逻和白天最直观的区别就

在于，夜晚的公园几乎成了动物们的天下。最多
的是流浪猫，此外他还发现过黄鼠狼、松鼠和刺
猬。前两天，他在半夜巡逻时发现一只刺猬一动
不动蹲在路中间，这让他感到十分犯难。
“刺猬到了秋冬就有点呆，我想把它引开，

但它完全没反应。又不能用手摸它，急死我
了。”他担心刺猬被车轧，公园里虽然没有汽车，
但残疾人的轮椅可以通行。
有一些在晚间可能发生危险的地方，比如

湖面等都已被拉上了警戒线；桥梁两端也都安
了铁马。他带我们一一走过这些地方，指给我们
看园方所做的安全措施。

23:45
“已开始上报监控死角和

照明问题”
小秦说，自己年纪轻轻却已遭受过生活的

挫折，好在都熬过来了，最困顿的时候，幸亏还
有女友。他说两人在一起四五年，大多数时间都
是异地恋。讲完这一句，不由叹了口气，在寂静
的夜里听得格外清楚。叹气声还伴随着远处一
阵若隐若现的打球声。过了一会儿，声音消失，
从暗中走来一个怀抱篮球的“男孩”。
“男孩”其实也 31 岁了，他向我们介绍自

己姓王。看到公众号上的消息，知道公园从 23
号开始全天开放了。从那天之后，他每晚都会
来，通常是 10点左右，一个人玩上 40分钟。周
末来得比较晚，因此这会儿才结束。
公园的篮球场 9 点前会亮灯，9 点以后就

熄灯了。小王说，自己可以借着路灯光照明。关
键自己也只有一个人，可以将就一些。
逛了一圈回来，大门口遇上一个喂猫爷叔。

他说：“我不进去，我就在外面喂喂。”为什么？
公园不是开放了么？“不敢进去，太黑了。”
大彭说，其实现在晚上一些人进去以后走

不多远都会转回来。问他们，都说“不敢走了。”
“23号之后，我们开始报一些监控死角和照明
的问题。”他说，“现在正在逐一解决中。”

23:55
和黄兴公园机器人小安的

初次见面
“你们觉得公园暗吗？”两公里外的黄兴公

园 3号门值班室外，当班的老刘反问一句。“这
几天还有游客提意见，说灯光太亮了。”所谓众
口难调，灯光问题看来一时半会儿也难解决。
就在我们到达黄兴公园之前，热情的大彭

已经在微信上将我们的照片发送给了这里的保
安，因此老刘和他的搭档小邱很自然地打起了
招呼。
黄兴公园的面积远比杨浦公园要大，巡逻

队员们两人一组配了专用车辆。这晚的领班是
名姓乔的女保安，由她来驾驶巡逻车辆。除了专
人以外，园方为准备 24 小时开放还特意引进了
一个机器人，大家都叫它小安。

小安的功能很齐全，最主要的作用是领路，
游人可以直接用语言指挥它带自己去卫生间等
场所。据保安们介绍，它也可以为游人唱歌解
闷。在巡逻车上，乔领班的搭档小刘跟我们“夸
耀”，小安还可以劝架。“如果两个人发生争执，
它会主动上前劝架，它有这个识别功能。”
小安有自己的专用小屋，每巡逻完一圈就

会自动回去，休息一会儿再出来。到了需要充电
的时候，就回屋自动充上几个小时电，再出来一
丝不苟地接着完成份内的工作。
黄兴公园的湖水也比杨浦公园更深。为了

防止出现意外，湖边等地方都设置了红外线系
统，靠近桥上的栏杆就会发出声音自动报警，监
控室就能第一时间作出反应，调度巡逻队员赶
往现场。

00:13
有年轻人选择

在公园里过万圣节
随着黄兴公园 24 小时开放后，万圣节的气

氛也悄悄地蔓延到了这里。
零点已过，公园里出现了一些年轻的面孔。

00 后的 Jessica 头上还戴着万圣节的装饰，这
个周末，她和男友并没有选择人流密集的“巨富
长”过节，而是来到黄兴公园里，想引领一种新
的打卡潮流。
在午夜的公园里游玩是什么体验？她的答

案有点出乎意料，“感觉公园里的灯太亮了，完
全没有刺激感。”身旁兼任她摄影师的男友也补
了一句：“从拍摄角度来说，如果公园里的灯光
有不同颜色层次的划分那就更好了。”
拍了不少照片的 Jessica 告诉我们，回家

后第一件事就是修图后发小红书，她内心无比
期待着，24 小时开放后的公园，能给自己的社
交媒体带来新的流量。

00:30
找猫的年轻男人朝我们笑了笑

保安刘师傅是个年纪偏大的上海人，他津
津有味地从五角场一带的路名开始，向我们普
及上海那些有历史渊源的马路。

正讲到长寿路为什么要叫长寿路的时候，
一个背着空猫包的年轻男人走进了大门。他礼
貌地和大家打了个招呼，笑笑说自己来找猫。
“他说自己是来找猫的，公园 24 小时开放

以后，他每晚都来。”刘师傅回忆，“第一次我们
问他‘你背的包里是什么东西啊？’因为我们有
规定，不能带动物进去嘛。他就给我们看，说是
只空的猫包。他跟我们说，自己原先养了只猫，
但是他的父亲却趁他不在的时候把猫扔了。他
每天晚上差不多就这个时间段进来，转半圈，20
分钟左右就出来了。”
那么，在公园 24 小时开放前他去哪里找猫

呢？刘师傅摇摇头：“这就不知道了。”

01:30
最早的晨练者出现了

两个七旬阿姨，一高一矮，快步走进了公
园。我们的摄像上前打声招呼，立刻发现两人的
步速极快。于是，他不得不一路连走带跑才得以
追上对方并进行简单对话。
“阿姨，这么晚还来公园啊？”“不，应该说

是这么早。”
“你们还没睡啊？”“不，我们已经睡醒起床

了。”
他感慨，这两个阿姨如果换上制服，那和特

种兵行军也基本没差了。
高个阿姨姓杨，向我们介绍自己和矮个的

蔡阿姨是邻居。两人从三年前开始结伴出来快
走锻炼，以她们现在的速度，绕黄兴公园一圈只
要 20分钟，她们通常走上 3圈。凌晨 2点半左
右结束锻炼回家去，如果想睡就睡个回笼觉，如
果睡不着就泡水喝茶。
她们的作息是这样的：下午三四点就吃完

晚饭，六七点睡觉。睡到一点起床，洗漱一番收
拾停当就出门锻炼。之前公园夜里不开门，她们
的路线也不固定，往往是哪里人少就走去哪里。
现在公园 24小时开放了，两人每天就在园子里
面走。
阿姨们解释，这个时间段是最让她们感到

放松的时候。“这样就不需要跟那些晨练和傍
晚锻炼的人挤占公共空间了，我们自己也觉得
很惬意。”
送走了阿姨们，我们再度回到杨浦公园。

03:05
阿姨下夜班来健身

还是小秦陪我们在公园里逛，此时，一个像
风一样的阿姨从我们身后飞快超过。

58 岁的朱阿姨是安徽人，目前在上海做夜
宵工作，凌晨两点是她下夜班的时间。下班后，
她都是先快步走两万步，凌晨四点再回宿舍睡
觉。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十多年。

清爽，是朱阿姨对凌晨三点的杨浦公园的
评价。她说，之前公园没有 24小时开放的时候，

她半夜只能沿街快步走，
但是晚上的车开得都比较
快，她有时候也担心安全。如
今，在公园里锻炼，既不用担心交
通问题，也不会像白天一样感到闹
哄哄。
虽然只是陪阿姨走了一小段，我

们就已经感到气喘吁吁，健步如飞的
朱阿姨笑了笑说，“还是要多锻炼的，
我不想老了给子女添负担。”

04:00
爷叔还在下象棋

回到观鱼亭的时候，两个爷叔依然坐得像
雕塑一样，除了手部执棋时的细微动作，身体其
余部分均纹丝不动。小秦在边上说，公园 24 小
时开放以后，对于这些下象棋的爷叔们而言是
最大的福利。
“以前他们下到 9点就得出去了，出去了以

后就在公园外面下，经常也下通宵。他们都自备
桌椅，平时就藏在公园里。”爷叔们自以为藏得
很保密，其实都被保安们看在眼里。

说着他就带我们去找爷叔藏桌椅的角落，
“我们一般不会收走他们藏起来的东西，只有一
种情况，就是有人打牌赌钱的时候，那我们会把
桌椅没收一段时间再还给他们，以示警告。虽然
也是小来来，但也算是聚众赌博了。”

24小时巡逻机器人小安

杨浦公园保安大彭

24小时全天对外开放的黄兴公园

凌晨公园里，两位下棋的爷叔


